我与班级的丑小鸭们

长海县第四中学  吴秀梅

班级里有一些同学，在学习上有困难，成绩落后，不如其他同学学习好。也许他们长大后，也能成为各行各业里的重要人才，所以我就叫他们为“丑小鸭”，也希望他们将来都成为“白天鹅”。

第一只是“大嘴鸭”，一提起他的名字，我马上就想到他喋喋不休的话语，下课的时候，坐在办公室里，也能听到他经过走廊撒下的一串串响亮的话语，去他的班级上课，还未走进教室，就听见他和同学们在高谈论阔。

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课堂上，我一点儿引申的话题都不敢说。你刚提个头，他马上就接过去，按理说，由他替你说，你不就省事了吗？可话到他的嘴里，既没深度，也没远度，有时还风、马、牛不相及，换来班级学生的集体轰炸——“闭嘴”，他也不生气，小声嘟囔着：“还不让说话。”尽管遭到学生的集体反对，但他还是管不住他的嘴，依然是听见一个话题就插上几嘴。

其实课后还是很喜欢和他谈话的。在放学的路上，不管他离你多远，只要他发现了你，准会跑过来，笑嘻嘻的和你打招呼，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从他的嘴中我知道了班级里的很多事情，也了解了一个学困生对待学习的想法。比如你问他：“作业怎么有那么多的空题。”

“老师啊，都不会。”

“有没有认真地想过，琢磨过。”

“没，不爱想，老师。”

“来，老师给你讲讲这道题。”

“老师啊，别讲了，俺不想做，这道题我就免了吧。”

第二只是“大肥鸭”，夏天的时候，当他走路的时候，你能看见他衣服里的肉随着脚步一抖一抖的。他喜欢静止，周末的时候，能够在床上躺一个上午，直到母亲中午回到家，才把他从床上拖起来。上课的时候，是班里公认的溜号大王，每当我叫到他的时候，他才如梦方醒，“啊？啊？”不知所云。

第三只是“小小鸭”，是班里长得最小的一个。有钱，兜里常常揣着10—20元钱，买糖吃，还常常把买来的糖分给同学们吃。嘴里的俏皮话不断，常常逗得班级学生哈哈大笑，所以在班里挺有人缘的，学生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。他有时候还用糖来诱惑老师，“老师，你吃不吃巧克力。”

“老师不吃，在哪弄的糖？”

“买的”

“谁给你的钱？”

“老师，你别告诉我妈，我奶又给我20元钱，老师，我再不吃糖了，我走了啊。”逃之遥遥。

如此可爱的小淘气，一谈到学习，就蔫了，我们之间还有一段精彩的对白，说给大家听听：“求你爸爸的身高比你的身高大多少？用什么法计算？”

“2.6”

“啊？什么法？”

“2.1”

“停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我没问你爸爸的身高比你的身高大多少？我问的是用什么法计算，比如加法、减法等等。”

“哦，是减法，”他沮丧着脸，用无辜的眼神看着我。

和他说话，你得进行短句交流，句子一长，他就抓不住重点了。给他一套卷子做，他把计算题做完，就不做了，凡是带“字”的题，不爱看，也看不懂。

这三只丑小鸭，有着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和性格，但在学习方面有着共同的特点：不爱学习，上课注意力不集中，记不住或是记不牢，不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。

今年学校施行小班化教学，每个班级20多学生，我有时间和精力研究这几个“丑小鸭”，对他们要有足够的耐心，放慢节奏，仔细倾听他们花开的声音。课上自然要多提问他们，别人回答完问题，让他们再重复一遍，自习课时，我常常让他们坐在我的旁边，仔细地看他们的解题思路，认真地倾听他们对题的看法。我是报着研究他们的心态，真心的想帮助他们，所以对于他们出现的千奇百怪的做法，不觉得心烦，也不着急，相反和他们近距离的接触、交流，我还体会到学生围绕的喜悦。       

教育是培育生命的事业，生命的航程是痛苦还是快乐，是压抑还是轻快，全由教师来掌舵。每个学生都是含苞待放的花儿，每朵花都有绽放的自由和权利。我们应珍视眼前的每一朵花，在花枝下自觉地低头，不要莽撞地碰落了她；要给她浇水，给她阳光，给她微笑；如果花朵的盛开需要肥沃的土壤，那就让我们化为春泥伏在花的根下。当花儿含苞绽放时，谁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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